先進第十一
	開講前提示
	你們要錄音，吾說話就須小心有分寸，你們不得利益。古書，古時候已過去，讀它何用？必得讀古書要今用，讀書全在致用。

你們既然在學校已讀過論語，吾何須再講論語？吾講論語用意你們不懂。吾不通，不夠資格講，吾雖然讀書不多，但讀萬卷有餘，你們未讀百卷，如何聽得懂？古人云：學然後知不足，知不足，乃真正有學問，自己覺得不錯了，就是無學之輩。你們有求學嗎？來此聽論語就叫求學，只是短時間而已。教然後知困，不認字的人，也不知困。今有洋大師，字義不會講，字也不認得，卻要改經，他還只是字義不懂，還說不上是經義不懂。馬鳴、龍樹不懂阿難境界，阿難不懂迦葉，迦葉不懂佛的境界，我們能懂佛境嗎？可見求學、教書都不易。

吾采集釋，你們在第一屆論語班已聽過一遍，但是料想你們連百分之一也不明白，不明白集釋的用意。你們以前只見朱注、正義，集釋是集合了六百餘種書，吾視諸位的需要與否，及時代之需要與否而採用。

你們須求學，求吾教，雙方合作而後可，缺一不可。求學之外尚有重要者，就是尊德性而道問學。例如：三十年念佛，誰會念佛？什麼叫「問學」，什麼叫「道」？故「朝聞道，夕死可也」聞到道了，則不怕死；否則，未聞道自己不能做主，死不得。如今善根尚且還未紮住，道從何而得？如今日某洋大師，那是刨善根。

論語下冊一開頭就麻煩，只看一種注容易，不看注子，不知麻煩。若想求真實義則不容易。若自認為容易，必逢事不會辦，甚至辦壞了，故老子云﹁聖人不死，大道不止﹂，你們不出來辦事，順其自然，天下太平，一出來辦就亂了。


	一

子曰：先進於禮樂

野人也，

後進於禮樂君子也，

如用之則吾從先進。
	先解釋字義。進，往前進，所進者何？不能說，因為﹁進﹂字有若干講法，只能講由這裡到那裡去即是進。禮樂，全球皆不一樣，中國是禮義之邦，治國以禮樂，平常過日子，就是學禮學樂，如見面有一定的規矩，就是禮。人人有思想，卻有七情，就是天然的音樂，樂記中記載，喜怒之音都不一樣。人人有七情，作亂或辦好事都是情，因為感情會衝動，所以須要用音樂調和。違背禮樂動用警察，再不聽就是犯了刑法，必得坐監獄懲罰。法治好嗎？成天打官司不好。坐監獄好嗎？周朝成康、文景之治，監獄淨空長草了，才是好。刑期無刑，雖有刑罰，希望不必派上用場。中國是禮樂國家，外國如何懂？

野人，野，質樸的人。

後進，前面有人往前走，後面有人也往前走。

君子，不甚質樸的人，文文縐縐，腳邁方步，與鄉下人不一樣。

如用之，這是孔子說，孔子他要採取禮樂，先進的禮樂，野人；後進的禮樂，君子，孔子采取先進的禮樂。

上來解說文字意思，再來須講文字義理。先進、後進，所說為何？這就難講，有人說先進、後進指時代，解成時代就麻煩，有人說夏商周三代，三代以上曰先進。民國初年李得順德文好，德國人不敢跟他講，因為德人說土話，李氏說的是官話。又如詹天佑開燧道，兩頭開，兩節火車的掛鉤也是中國人發明，一竅通百竅通。有人說是五帝，有云堯王，有說周家，皆有理。又云先進、後進，非指時代，乃指學者，先學後學。又云指孔子之弟子，先學後學。

吾采其中一說，也不敢妄作聰明，離開古人的範圍。後儒批駁朱子，因為改經緣故，因為疑經而改經，這是背經叛道。朱子集注中好的很多，但因改經故遭到後人的批駁。你們求學首先要去除貢高我慢。

吾采取時代說。孔子之時為後進，孔子之前為先進。現今這個時代是沒禮樂的時代，無禮樂之邦。禮樂，有位無德不敢作禮樂，雖有其德苟無其位，也不敢作禮樂。故孔子作春秋說：知我者春秋，罪我者亦春秋也。現今無禮樂，故禮從俗，以台灣而論，台灣風俗很厚，六十歲以上者還知道禮，六十以下的人不知者多，不僅禮不知，風俗也不知。現今國家不要禮樂，你為何偏要講禮樂？不管先進、後進的禮樂皆無，現今是反攻第一，之後國家再來制禮作樂。你們既然來學論語，今無禮樂如何？今日吾教你們學禮樂，今國家也倡禮教，然要在何處學？飲食起居皆有一定的禮，聚餐也有禮，國家既然提倡東方文化，雖未普遍，只有標語。昔民國初年，制定中山裝是禮服，吾有事才穿中山裝，未廢除這個制度前吾穿有何不對？這是已定的制度，我們隨從照辦。平時行鞠躬禮，但是吾信佛，故拜佛須禮拜。對孔子，吾則跪下叩頭。這就是雜亂。今日祭孔而爭議祭太牢之是與非。吾說此，並非毀謗政府，不可像別人無主意、無辦法。吾為佛教徒，贊成太牢。自古祭天用太牢，有其用意，梁武帝信佛用麵作，也是太牢。今退出國聯，全靠自己民族，國家的文化就是民族精神，現今雖無禮，但曾開會討論有議決案也可代替。祭孔時的樂器皆是古樂，祭器也是用竹籩木豆，祭時也穿古時衣服。穿周朝的衣服，卻行今日的鞠躬禮。由此可知書的難講，禮從俗，長袍馬掛是普通禮服，吾二十年前為人證婚都如此穿，有四季的長袍馬掛，國家定鞠躬為禮，我們就實行。拜佛行佛門禮儀，在父母之前行跪拜禮，待父母如佛，在外學常禮舉要，不惹人討厭，禮的本意，原則就是恭敬人，使人討厭如何是恭敬人？博我以文，約之以禮，常禮舉要就是規範身口意三業，即曲禮說的「毋不敬，儼若思，安定辭。」
先進，民國以前皆是先進，以前皆是叩頭。孔子也有從後進者，如云吾從周，此處說是從先進，先進有何好處？論吾是說孔子時的先進，元、明對我們這個時代都算先進，就孔子而言則元明是後進了。禮是自卑而尊他，﹁敬﹂就是了，請客金盤玉碗，卻滿臉傲慢，吾不食嗟來之食，自古皆有死，須有人之骨頭，故須﹁敬﹂字。後的禮漸趨完備，只擺樣子，如台灣的發喪，擺兩條街的花車，即大錯誤。禮與其奢也寧儉，儉即是野、質樸。林放問禮之本，就因當時禮繁雜，故孔子說：吾從先進，學質樸。論語其他地方有說「吾從周」，因為「夏禮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徵也；殷禮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。」周禮由周公制定，故吾從周，並非矛盾
你們知道論語的難處，學然後知不足，要學謙恭。決不可貢高我慢，如洋大師損害眾生也。

　　如行禮，今日台灣的喪禮，穿白衣、披蔴戴孝，民俗就是如此，實在就是從古禮來的。故讀過古書的人，則不致於講台灣獨立。台灣的風俗，全球諸國都不如此，因為台灣就是中國。台灣話，亦有許多山東土話。




	二

子曰：從我於陳蔡者，

皆不及門也。
	辦事皆須有軌道，手續法要先懂，才能上軌道。此處是道場，讀書、學論語所為何事？為的是﹁尊德性而道問學﹂。一則學道，一則學文。昔日吾都注重道，近二年才講文，因為昔日的人文學較今人好，今人已不知文言為何了。從前的注解，三人注就有三樣注，絕不雷同，因為古人的起居飲食都是推測考察的。就今日之事來說，同一事件三位記者記，三分報紙就有三樣寫法，非但文字不同，動作、意義也不一樣。不論何事有權有實，須有方法，學者是書呆子、經呆子。現今吾注重道，﹁文以載道﹂故，今人主張﹁純文學﹂，純字就不通。但這是時興，你若有見地，自己能評判，否則就得碰運氣，遇胡說者就倒楣。例如佛法，晉朝先傳入的是淨土宗，佛首先說華嚴經，在華嚴會上佛就有說淨土法門，其次才說小乘教。淨宗是特別的一派，如何特別？其他經講信解行證，淨宗無解無證，愈解愈糊塗，惟佛與佛乃能究盡。今人敢出來改經，呵佛罵祖，這種人連文字還不會講，爾雅、說文等書也沒見過，其實帶業往生，淨土三經都有說，只是他見不著。而且淨宗千經萬論，處處指歸，條列宗派時，淨宗就殿於末後，當學佛無門可入時，淨土宗就是保險的。如今已有人出來說話，若無四土，何來﹁凡﹂聖同居土？他以為彌陀經無九品、四土、三根，這樣就無法同他談了。吾為大家講論語，為的是「文以載道」也要學文，古德因為﹁不落因果﹂與﹁不昧因果﹂一字差，而墮野狐身五百年，文字不可不學。

先進的禮樂，以敬為根本，不在形式，金碗銀碗，心不恭敬也沒用，左傳云「苟有明信，澗溪沼沚之毛，蘋蘩蕰藻之菜，筐筥錡釜之器，潢汙行潦之水，可薦於鬼神，可羞于王公」，禮與其奢也寧儉，全在恭敬上。禮從俗，聖人不敢改前聖，也不敢改﹁古之諺有云﹂的老言語，今人狂妄，敢無知妄作。 

此書編者，有「○」者即為一事；若無「○」則好幾段亦是一事也，分不分大有干係，款章節目，不能錯亂。昔日考舉人在省城，考秀才則在本地，考秀才的題目不許出四書範圍。若舉人則範圍大，從五經出題目。自宋元明清以來，從四書出的題目，都會記下來，怕出相同的題目。後來考解答題，上半句，下半句，不依句法，已經很難了。後來就有人出「○」，破題為「聖人未言之先，儼然一太極也」二句，就是在﹁子曰：從我…﹂之前的。「○」即易太極圖中，什麼皆無，而什麼皆包括其中，什麼也不出這範圍。

朱子注此章連下章成一章，不對。台灣三十年前有一大名家，什麼書都敢注，自﹁子曰學而時習之﹂而下寫成一篇文章，那是他的創造，自漢儒至清儒從未有一人如此注。三字經云：﹁論語者，二十篇，群弟子，記善言﹂，論語是群弟子會集孔子的語錄。而且論語每篇有若干章，如何綴成一篇文章？大家必須學謙，老師不通，你們能通嗎？都是青出於藍嗎？這章和下一章必須分為兩章講，吾今依文講。這章是記載一件事，非是講道理。

孔子在陳蔡二國之間絕糧，因為兩國發起戰事，孔子被困在陳蔡邊境，那時隨孔子週遊的弟子，有那些人？即使漢朝人也沒親見，就是現今的記者也對眼前的事弄不清楚，故來注解大家都是未見而造謠言。最早在史記提到，只記了三個人，顏回、子貢、子路，其他書則各說各有理，史記比較可信，也不完全可靠，就算說對了又與我們何關？既無關係何須考證？要注重下文﹁皆不及門也﹂，﹁及門﹂二字自漢以來有二說，一則門指大夫之家，如云﹁門閥﹂，昔日見面，家中有作官才可稱﹁門閥﹂，其餘的人沒有稱門閥的，普通人稱貴府。如今云﹁軍閥﹂，軍即是做過官。門閥不論文武官，原來是恭敬語。這裡的「門」指門閥，某一國大夫之家。另一說，公家之門，仕路之門，究竟是何門，難說。到了宋朝程朱才膽大而改，指孔子之門，何以故？因為程朱將下章連著此章講，下章說了很多學生，孔子說此話時都不在了，都離開孔子了。孔子死後，子貢為孔子廬墓，但那時子游、子夏都還只十餘歲未出來，然而後人卻以為是跟從孔子週遊的弟子，這是一家之言而已。

大夫之門，那一國的大夫？到那一國，在禮上須有介紹人才能去，若無介紹人不可冒然而去，你想與人通信交朋友，須有介紹人，若冒然自薦去為人師，更不通人情。陳蔡二國若有熟人，則不致於絕糧。為何在陳蔡會絕糧呢？因為隨行弟子與陳蔡大夫無交情，此是缺點，後來是子貢號到楚國，靠楚王出兵解圍。


	三

德行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

弓。

言語宰我、子貢。

政事冉有、季路。

文學子游、子夏。
	漢儒分此為另一章，宋儒才合為一章，今集釋本於漢代儒家說法，分作二章。孔子週遊列國時子游、子夏太小，而且孔門高才生還有子張、曾子等，何以此章都沒列？說不通。昔日的論語版本，此章「德行」上有﹁子曰﹂，因古書多次翻板傳抄，變得不一樣，縱使刻在石碑也不一樣。我們依從古人的注解，孔門的弟子學習，在孔子有分四科。四科次序各書也不同，這個版本是德行為首，其次言語，再者政事，再者文學，因為這四科為孔門弟子必須學的。

孔子人格教育先須道德，志於道，道實現於言行，言語不能錯才能講政事，文學則在最末。

宰我辯析力強，子貢說話善巧。

冉有多才多藝，季路懂軍事，能辦政事。

子游注重禮樂，故禮記中子游談禮之處很多，子夏的文字好，傳周易，為魏文侯的國師。

反身錄，你們自己看。

現今孔子廟中︵文廟︶，山東曲阜孔廟大成殿有孔聖人像，旁配顏、曾、思、孟四聖︵四配︶，再來兩邊牆各配六位為十二哲，就是依此四科其餘的十哲。孔廟如此配祀是何人所定？有云唐，有云宋，到了明清才改成十二哲，加上朱子、子張；因為明朝姓朱，故列朱子，有他的用意，不倫不類，有人作大成殿十二哲的的考據。台灣孔廟不塑像，也供木頭神位，現今的孔廟也有十二哲之牌位，他們歷史略而不說，只要知道他們各有長處就可以了。十哲的專長，可參考劉氏正義。


	四

子曰：回也

非助我者也，於吾言無所不說。
	會說不如會聽，時然後言，吾是有人問才答覆。

孔子叫顏子為「 回」，不錯。稱人本名者，必得有親近的關係，否則太客氣。師也可稱學生的號，那太客氣，不夠親密才如此。

「助」，對我有幫助。說話作文章有正、反面，此是反說，用得是烘雲托月的方法。孔子說：顏回不是幫助我的人。

何以顏回不能幫我忙？﹁於吾言無所不說﹂，顏回沒有不喜歡的，為何沒有不喜歡的反而沒幫助，難道要「不悅」，罵一罵才好嗎？一定要如達摩祖師所言﹁謗我者生天堂，學我者入地獄﹂，必定要毀謗嗎？孔子雖未與佛見面，但曾和老子見面，禮記中記載孔子問禮與老聃，自魯到洛陽，故史記中記孔子贊歎老子說：﹁其猶龍乎！﹂後人反罵老子為異端，聖人自是聖人，孟子罵楊朱墨翟，楊朱的書已逸失了，載於列子中有一篇，楊朱學老子、關尹子，墨子學大禹，孔子對老子、大禹都贊歎。有學問者不隨便罵人，凡罵人者皆一知半解，器量小也不行。

集解，助，猶益也。何以顏回對吾無好處？因為孔子一說，顏子就瞭解，子貢說：「回也聞一以知十」，孔子說：「吾與回言，終日不違如愚。」孔子就不能再說第二遍了，無法發起增益於己。孔子還有其他未說的事，再問就可再往外發揮。例如子夏問：﹁巧笑倩兮，素以為絢兮，何謂也？﹂孔子曰：「繪事後素。」子夏說：「禮後乎？」子曰：「起予者商也，始可與言詩矣。」子夏問，孔子可以再發揮。

不學詩無以言，金聖歎批西廂﹁文人看之為之文，淫人看之為之淫﹂，子夏問而孔子答以﹁繪事後素﹂，子夏答﹁禮後乎！﹂子夏先問女人，孔子答畫畫，子夏再答禮。詩全在幽默，孔子說什麼顏回一聽即解，對孔子不得利益，在座者也不得利益。詩經之言是比喻，孔子也答以比喻，巧笑、繪事都是比喻，子夏卻可以悟到「禮」。

凡事皆有本有末，大學云：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」，大學也沒有實際指出何物。有子夏的啟問，孔子更能啟發，佛經佛所說法皆須有人啟請，如金剛經懂的人是須菩提，須菩提啟請，大家得利益，須菩提還有有不懂之處，也因佛解說更得利益，全在自己求。


	五

子曰：回也

非助我者也，

於吾言無所不說。
	會說不如會聽，時然後言，師亦可稱學生之號，太客氣，不親密。

助，與吾等有幫助。說話作文章有正、反面，此是反說，顏回不是幫助吾之人。

何以不能幫我忙，﹁於吾言無所不說﹂，然則必如達摩祖師所言﹁謗我者生天堂，學我者入地獄﹂，必謗之乎？孔子雖未與佛見面，曾與老子見面，禮記中載孔子問禮與老聃，自魯至洛陽，故史記中記孔子贊老子，﹁其猶龍乎！﹂後人反罵老子，聖人自是聖人，孟子罵楊朱墨翟，楊朱書已逸，載於列子中有一篇，楊朱學老子、關尹子，墨子學大禹，孔子對老子、禹皆贊，有學問者不隨便罵人，凡罵人者皆一知半解，器量並不行。

集解，助，猶益也，何以對吾無好處？以孔子一說顏子即解，子貢云其聞一知十，孔子云其不違如愚，孔子即不能再說第二遍，故無發起增益於己也，孔子尚有他事，問即可再往外發揮，如子夏問﹁巧笑倩兮﹂，不學詩無以言，金聖歎批西廂﹁文人看之為之文，淫人看之為之淫﹂，子夏問而孔子答以﹁繪事後素﹂，子夏答﹁禮後乎！﹂先問女人，答畫畫，問者再答禮，詩全在幽默，說什麼顏回聽即解，孔子不得利益，在座者亦不得利益，巧笑、繪事皆是喻，答禮非僅禮，凡事皆有本有末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，即是啟予者商也，佛經佛所說法皆須有人啟請，如金經懂者是須菩提，須菩提啟請，大家得利益，且須菩提尚有不懂者，亦由此得利益，全在自求。


	六

子曰：孝哉閔子騫，

人不間其

父母昆弟之言。
	孔子說，閔，名損，字子騫，何以孔子稱閔損的字？歷代諍義者多，闕疑可以。

佛法雖然還存在，但是沒人解釋不行，故云：佛法無人說，雖智不能解。後來懂局者就不敢改了。

間，漢注﹁非也﹂。荀子有﹁非十二子篇﹂，其中有子思、孟子，若聽荀子的言論則中庸、孟子都站不住。因為到後代儒家也各有門戶。俗言：「打一和尚，滿釋子熱。」，物以類聚，方以群分。

人不非其父母的壞話，不說閔子騫父母的壞話。這種解說碍口。人不非其父母所言，非，毀謗的意思，說他有不對之處，外人對閔子損處理父母、昆弟家庭，沒有毀謗之處。因為閔子騫先修身而後齊家，這不是小事，家不齊不能出而治國，當公務員，要能齊家，所謂：「不痴不聾，不作阿翁。」治國當宰相，要﹁受盡天下百官氣，養就心中一段春」，吾非僅不敢改經，也不敢改注，吾所說也不能離開說文。

間，隙也。有空即是間，有空就可入物，無空則什麼話也進不去。閔子騫一家子都好，人家用不著你多事。吾用﹁隙﹂釋，這樣好講。孔子何以說這個話呢？從「孝哉」而來，這是對中國人講，若對外國人講就不行，聯合國丟棄禮運大同篇，中國文化對洋人不契機。須看對什麼人說什麼話。孝必須以血統為原則，洋人不講孝，他們有母親，父親則不一定知道。

閔子有一事，若干書都記載，都是正書記載，可都不一樣。閔子騫的父親結婚後，生損字子騫，山東人，閔子騫祠在濟南東郭外，吾為閔子騫同鄉，多麼光彩。有詩云：﹁春遊閔子祠﹂。後來閔子騫父親因夫人先喪，繼弦，再生二子，後母便虐待子騫。

閔子騫有兄弟三人，兩個弟弟都是後母所生。某日，為父駕御，駕御方法不容易，善射者有羿，善御者有何人？學不知必須問，不可一知半解，在外就四處講，這是大毛病。你們必須知道吾的派頭，你們既然來此學，就須真學。吾講都有根據，而且有些可講有些不可講，有些要先講，有些宜後講，這是大學問。今者，有洋博士亂講，一講消業往生，一講五經會通，嗚呼！末法八千年，真是快速，不過末法的延長到來或加促到來全在人。

以前的造父善御。有人跟他學，三年還不教駕御，為什麼？因為學者心未安定下，如何教？先教人用狹窄的木頭，足踩在上面，前走後走而不掉下來，學者於是依教奉行，然後學成。

從前為人子須學御，為長者御，而且昔日車戰，故須學御。閔子騫為父駕御，手麻而不能控制馬轡，閔父見了，很不高興，何以年青人不能駕御？

山東到立冬就冷，冬至最冷。古人有「九九消寒圖」，所謂：「一九二九不出手。」閔子凍得受不了，閔父用鞭子打他的衣服，跑出蘆花來，父親知道是後母虐待閔子騫，想休去後母。子騫求說：﹁母在一子單，母去三子寒﹂，父親因此不休後母。後母也因此改過。後來魯國要閔子騫從政出仕，他一而再不去，後來閔子騫說：﹁如有復我者，則吾必在汶上矣﹂，後來汶上建有閔子騫祠，有一副對聯：﹁一灣汶水先生志，兩岸蘆花孝子心﹂閔子不想出仕，不與亂臣同仕，再來強求，我就越河到汶上去。汶在魯齊的邊界，就是在齊國了。

無間，沒話說，﹁父母昆弟之言﹂人們對閔子的父母昆弟都沒話講，一人感化一家人，這是齊家。時人有諺語說：﹁孝哉閔子騫，一言其母還，再言三子溫﹂。俗云：後娘之巴掌。親娘巴掌，高高舉起，輕輕放下；後娘之巴掌，則打進骨頭去。
論語足徵記：﹁此章經文當作子言孝哉閔子騫﹂。

程氏按說：﹁崔氏此論，變動經文，未敢苟同﹂。故知朱子亂動經文是 大毛病，則知現今的改經者的無知作妄了。讀書少則少說話，不可以道聽塗說，自己無恥尚且無妨，但是說錯了遺害眾生，那不得了。


	七

南容三復白圭，

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
	考異中有「三復白圭之玷」，此章無﹁之玷﹂二字，多此二字也不為多，少此二字也不為少，講得下去就可以。這是詩經大雅抑的一篇。從前的詩無題，採起首二字為題。詩，一言多講，並非一種講法，如﹁鳶飛戾天，魚躍於淵﹂，孔子自注﹁言其上下察也﹂。天古音﹁吞﹂，淵古音﹁姻﹂。

白圭，乃詩經的一篇詩。有四句：﹁白圭之玷，尚可磨也，斯言之玷，不可為也。﹂執圭鞠躬如也，圭璋在堂，白玉所為。玷，有缺欠，寶貴的東西有了缺欠，雖不好，還可磨磨修理。你這句話一說出去，要說錯了，沒有辦法，駟馬難追。

南容念詩念到此，三復，唸三次。三，音ㄙㄚˋ，可當多講。不停止的研究，對這句詩翻來復去研究，「三復」翻來覆去唸想，則言行必能相副，謹慎學習到極處了。

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」孔子排行老二，故有兄。結婚，男選女，女也須選男。諸葛亮選黃承彥的女兒為妻，貌不美很醜，故知選妻在德。齊家必選擇對象。詩云：「桃之夭夭，其葉蓁蓁，之子于歸，宜其家人。」宜其家人，然後可以教國人，不在錢財，乃在人才。諺云「孔明擇婦，僅得阿承醜女」。

大戴禮云：﹁獨居思仁，公言言義﹂，中庸講究「慎獨」謹謹慎慎，獨自一個人，要「不愧衾影」。大學云：「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其嚴乎？」甚嚴厲。獨居之時，身不動，口不言，但是意如何？「思仁」與仁不離開。故須慎獨，如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私下獨居應思仁。大家念佛也不得一心，故教大家憶佛念佛，淨念相繼，你們一天念幾時佛？如念四小時，其餘二十小時做何事？故須獨居思仁，這就是默而識之。公言言義，在公眾場合說話，須說合乎道理的話，因為一言說出，有用心聽者，有用心學者，可以不謹慎嗎？所以吾未曾在公共場合中，指責你們的毛病。懂道理，乃有定見，可以不要緊，否則聽了人說的話就受其薰染影響。因為人都是虛妄分別，隨好人學好，隨壞人學壞，故儒者教人希聖希賢，最低要學君子，學佛則令三皈依，學佛法僧。叢林中，不讓在家人住，若有在家人住，視為「賊」。


	八

季康子問弟子熟為好學。

孔子對曰：有顏回者好學，不幸

短命死矣，今也則無。
	魯君想找人才，找孔子弟子，問孔子那一位弟子好學。為何不直接問誰善於辦事？因為好學為辦事第一條件，論語以學為首，三字經也說：「人不學，不如物，蠶吐絲，蜂釀蜜，雞司晨。」人不學不如蠶、雞、狗等。目中無人就是有根本煩惱之慢，必無學問，縱有學問，也知道他的學問不能行得出去。
季康子為三家之一，三家專政，論語他處(雍也篇)有魯哀公問相同的問題，推測季康子來問的意思、以及孔子答覆的意思，這都是揣測，不採取。書如何說，吾人如何講就可以。




	九

顏淵死，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。

子曰：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。

鯉也死，有棺而無槨，吾不徒行以為之槨，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。
	前清時，有錢有地位者死後，用的棺，有棺有槨，槨俗名外棺。顏淵死，家窮，顏淵父親顏路請借孔子的車來作槨。注解作賣車買槨。

孔子說，「才」，有才幹；「不才」，沒才幹。「亦各言其子也」，說各人的兒子。顏路的兒子為顏淵，孔子的兒子為孔鯉。「才」是說你的兒子顏淵，「不才」是指我的兒子孔鯉，兩人雖有才不才的差別，那有父親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的道理？但是孔鯉死時是有棺而無槨，你的兒子好，有棺有槨，我的兒子雖不好，能夠有棺無槨嗎？你要我的車，吾無車不能徒行，何以故呢？

﹁以吾從大夫之後﹂，孔子此時六十餘歲，實在的年代也難證考明白。此時不當大夫，孔子魯司寇後才在陳絕糧，顏子死在陳絕糧之後，那時孔子已不作官，故不能說﹁吾當大夫不能不坐車﹂。

為大夫後，﹁蓋從者隨也﹂，從亦當隨從講，如從政，就是辦政治。孔子雖然不作官了，仍是魯國元老，國家有事，魯君會請孔子去商量，故「從」與「為政」迥然有別，隨大夫若解作「做大夫」就大謬了。今人不認字，由此可知，若遇到張獻忠或許不如此，張獻忠看見大夫針灸若不對穴道，就殺人。所以凡事，不可一概而論。
請車為槨，注解說是賣車買槨，考證舉出八不合理，解釋說：槨非棺槨之槨，此說存疑。


	十

顏淵死。

子曰：噫，天喪予，天喪予。
	下論先進篇中的經文，有些有問題，有很多諍執，先進以後的經文則諍議較少，其中有些知道或不知道，都無關係，因為從前大家志於學道，故稍微略過。今日因廢除文言，故大家吃大虧，因為四庫全書都是文言，如何看懂？故今日還須注重文字。道與文二者都要注重就更難了，其實文以載道，大家學般若中有實有權，實是真如在內而言，權是善巧方便，另外還有文字般若，有些話不直接說，用影射法，必須聞一知十，全在自己求。

孔子的境界，顏淵能懂得多少，我們不知道，但了解孔子境界最多者，顏子是第一人。別人有說有問，顏子向來不問，像是愚人，﹁如愚﹂愚非真愚，好像是愚人。大家爾後要學文字，十三經中禮記最難，難在其中的普通字上，不可以為是熟字，還須要查一查，例如禮運篇中﹁矜寡孤獨﹂的﹁矜﹂字，非讀如﹁京﹂。講佛經也是如此，淨土宗說：﹁隨緣消舊業，更不造新殃﹂，又說：﹁至心念一句佛，消八十億劫生死重罪﹂，修淨土從未反對消業，誰反對消業？但是業消不盡該如何，十地菩薩尚且帶業，起信論：三細六粗，第一個就是業相，所謂﹁無明為因生三細﹂，心念起頭就是無明業相，他不知道嗎？

「噫」，歎息。﹁天喪予﹂，天不要我。子路死︵公羊傳︶，子曰﹁噫，天祝予﹂，祝解作慶祝可以嗎？大家回去查﹁祝﹂字是什麼意思。為何顏子死，孔子卻說天棄捨了我？試想：孔子來此世界幹什麼，來享受乎嗎？佛來此世間何為？佛是來救人出世。若一般世間法，中外哲學多半有議論，而且議論高超，以為看得開，但是死這件事，看得開看不開都必須死，死了不管也必須入六道輪迴，所以世間學問只議論而無辦法。大家不可只說議論，而不去做，須先自己幹，人來求教，我們為他出主意，他依之若辦不到，你須負責任，若不管則不夠人格，如此想成佛，絕無此理。孔子來中國，因此地眾生也須教化。國先要有人民，人民多了須吃飯，須有生活，且不許爭奪，若說﹁競爭﹂唯有死亡，大眾不能生存，所以中國講禮讓，﹁爭之不足，讓之有餘﹂。再來必須使大家有次序，須有教育。教育要用文化，中國文化全球無能比擬。文化就得用道德，政治只是第二，刑罰是第三。孔子到此世間來，就在這世間主張文化，禮義廉恥，安安靜靜，使大家守次序，講文化。什麼人使孔子來？乃天命令他來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，這些是孔子以前的聖人，例如文王「視民如傷」，百姓有吃有穿，在文王眼中不滿意，像受傷似的，天先將文化交給文王，再傳給武王、周公，再交給孔子。故孔子畏於匡，孔子說：「子畏於匡。曰：文王既沒，文不在茲乎？天之將喪斯文也，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；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」離開我還有誰辦這個文化？舍我其誰。

孔子所說的道，顏子、曾子懂，最聰明是子貢，只有才幹還不行，比不了顏子曾子。這時顏子死了，顏子比孔子年輕，孔子死後，顏子可接這些聖人的文化，如今顏子卻比孔子早死，所以孔子說：天不教我在這裡幹了。

孔子周遊列國，為度化眾生，這一章連說﹁天喪予﹂，乃加重其辭，孔子在此歎息道的不傳。諸位！聽聞可有動心？
雖然孔子不能沒有私情，但是大主意在眾生身上。大家求學必須希聖希賢，最少須做君子，不可沽名釣譽。

	
	今日台中市發生火災，同學們的舉動，短時間花盡幾十萬，人力比錢力重要。自古以來，救災無善策。能短時間平等發與災戶，這不容易。辦這件事，要求不要名利、不照相登報，毫無所圖。一塊錢功德抵得上十萬元。由此點，可知大家的前途，將來既使有災難，也會轉輕，這是共中不共。


	十一

顏淵死，子哭之慟。

從者曰：子慟矣。

曰：有慟乎？非夫人之為慟，而誰為。
	聖人做事講中道，凡事合乎時中，發而皆中節。此章孔子哭顏淵哀慟。慟，哀之甚也，超過哀必要程度。孔子對私，是哀慟他的學生，對公是為了眾生哀慟，不知不覺就哀慟太過了，這是愛之深的緣故。

跟從孔子去弔慰的弟子說，老師哭的太過了，超過必要的程度。孔子自己不覺，何以看出不覺來？﹁有痛乎﹂，此﹁痛﹂字錯，應作﹁慟﹂。我哭得很過甚了嗎？超過了嗎？他人看見，自己一想，確實不錯，下文孔子承認。

﹁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﹂此文章的波折，這是詩的筆法，一波三折。

﹁夫人﹂指顏子。我要不為他超過哀慟，誰能教我這樣哀慟呢？還有第二人嗎？不是偏愛顏子，乃是為了眾生的緣故。因為顏子若活著，還能救度眾生。如今顏淵不幸早死，故孔子痛苦極了。


	十二

顏淵死，門人欲厚葬之。

子曰：不可。
門人厚葬之。

子曰：回也，視予猶父也，予不

得視猶子也，

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。
	顏淵死，同學們想厚葬他。厚葬顏葬由何而來？大家不要只看文字，還須看義。究竟是誰說要厚葬他？前章顏淵死，顏路請孔子的駕車以為槨，這段經文由那一章而來。

子曰：不可。孔子說不可厚葬。顏淵死，孔子如此哀痛，厚葬不是更能安慰自己的心嗎？何以云「不可」？從前國家上軌道，六部中有禮部，並無財部，但有戶部，因為中國文化主張「德者本也，財者末也」，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。如今則無禮部，從前有五禮，首為祭禮，祭太廟、祭天。喪禮是凶禮，須有節制，所謂﹁遵禮成服﹂，節是節制情感，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。依禮節，棺多少寸也有一定的禮節，國家的座車不許賣，其中「賣槨買車」有八不可通的質難。車壞了要以乾淨的土埋掉，祭神的供品也須恭敬處理。故從前接到朋友來信說是﹁拜讀﹂，父母的信要﹁跪讀﹂。

顏子未做官，喪禮有一定禮節，師兄弟因為私情想厚葬他。禮記曾子易簀︵簀是季氏所送，大夫所用，曾子是平民不宜用︶，生須合禮，死也須合禮，死得其所。子路臨死結纓而死，呆板比亂好，如今懂得這道理的有幾人？必須不越禮。孔子說不可，門人不聽，何以能不聽老師的話？師徒如父子，還有真父母，仍須真父母作主，須尊重顏淵的父母，別人不能作主。今日沒有制定禮，就須依從前的禮，再從風俗規定。孔子與顏淵師徒關係雖好還是隔一層，父母死要服喪，老師死則學生無喪服可服，卻都是三年之喪，對老師要心喪三年，三年期間若有欲念等違禮的事情還須躲避，因為心中仍有老師。故明朝方孝孺滅十族，師族就包括在內。

因顏路想厚葬，也同意厚葬，故孔子無法可說，孔子作不了主，故自己歎息，叫顏回的名，等於顏回在跟前。孔子說，顏回拿我當父親看待，對得起我，我對不起他，我作不了主，我不能拿他當兒子。這顏回的厚葬不合禮，可不是我的主意，誰呢？是你的師兄弟們，其實是顏路，孔子卻說門人，溫厚到極處了。


	十三

季路問事鬼神。子曰：末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敢問死？曰：末知生，焉知死？
	季路問孔子事奉鬼神之道，孔子說：你事奉人辦到否？眼前事尚辦不到，何況非眼前事？

季路接著問：人死以後怎麼樣呢？孔子說，眼前生的事你知道嗎？若還不知道，何況是死以後的事。

若就世間法講，是種一講法。子路問事奉鬼神，五禮第一層是祭禮，誰會祭祀，就依祭禮如何祭，這是祭法。子路問事鬼神，問如何祭祀，今日之下不祭太廟、祭天，卻還有祭祖先。
下段子路問死，依世間法講就難講了。子路以不懂鬼，故再問死了後是如何狀況。殺身成仁，為義而死，這是死的辦法，但是下一生如生，有何方法可知道？焉知生的「生」，若解作「如何生下」，與前段「事鬼神」合不起來，故講不通。若解作「如何生活」，比較好。

不能事人就不能事鬼，就是承認有鬼神。
古來注解，於上段子路問事鬼神還注的可以，下段問死則注的亂七八糟。吾因專為學了生死，故知道。古來的人只學達觀，不懂了生死的辦法。

前一段大主義在「事」字，不是問鬼神，是問事鬼神的方法。故孔子答的也是「事」。上段的注解都差不多，祭之以禮，葬之以禮。五禮之首為吉禮。孔子入太廟，每事問。禮與其奢也寧儉，故誠敬是禮的根本。以經証明，如左傳「周鄭交質」，心不誠，交換人質也沒用。心若誠，不必三牲等，只要水草就可薦鬼神，不在物而在心。

下段「敢問死」，問死，乃是接上段「事鬼神」。死為鬼神。注解卻以為應該如何死法，但是子路並非問「敢問如何死」，為何會說成殺生成仁等死法？孔子答以「未知生焉知死」，怎能說「知道該如何死法，就知如何生法」？人果真會死，但是誰會「生」的辦法？

子路問的是了生死。敢問死，乃問死後是何狀況。從何處來，就上何處去。程朱讀過「參同契」、佛法，他們懂得了生死的道理，卻作偽不說實話。如果我們真懂，雖是蘇秦、張儀再來，也不為所動。淳于髡善辯，而孟子不畏懼。凡事但求諸己。
淨土主張二力，佛力加上自己的力量。沒有自己的力量，也不可以。又說：感應道交。有感有應，故知道有能、有所，感應不是一人。

生死的事情，你們知道。人死之後，有中陰身，七七四十九天則再投胎入六道。六道中的長壽、短壽不同，如長壽天與蜉蝣。入六道，則死就是生；這裡死就在彼處生，有胎卵濕化等，愈說愈複雜，我們的智慧能和佛鬥嗎？ 
康有為論語注，引易曰：「原始反終，故知死生之說。精氣為物，游魂為變，故知鬼神之情狀。」(參考來知德易經注)，你若問死生，則「原始反終」。可參考參同契。周濂溪、邵康節、朱子都研究「參同契」。宋儒作偽，儘說瞎話，孔子不作偽，知原始反終，通乎晝夜，就是輪迴的道理。易經繫辭：「曲成萬物而不遺」，萬物就包括六道。


	十四
閔子侍側

誾誾如也。

子路行行如也。

冉有子貢侃侃好也。

子樂。

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。
	論語下篇多錯簡，故難講。你們求學，志在為社會辦事，退一步想，不辦亦可，萬不可害事，如一座果園內有一個果子壞了，害大家。你們以前未讀中國書，不懂做中國人的道理，中國人有其風俗習慣，可以隨順，洋人也自有其風俗，那我們可以不管。

今有提倡消業往生者，實在是不認字。使得台灣滿城風雨，且影響到香港，或鬧出政治問題來。講佛法首重入道，﹁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﹂，成佛還在人身上。他說第一罪魁為印光祖師，因為他提倡帶業。經上無帶業往生，那麼有﹁消業往生﹂的字嗎？自元朝就有帶業往生的說法，意在言外而已，也不反對消業，能斷惑更好。連蕅益、徹悟諸大師，他都給加上罪名。中國佛法教理有天台、華嚴，他也毀謗諦閑法師。密宗說帶業往生，他以為是印錯了。他來這裡，罵學佛者，不吃素，也不修行，罵得不成人。或許有一、二位如此，也不可一概言之。古來學中國文化者也有學成曹操、秦檜的，我們今日學論語也學他們嗎？何況須指出人名來才可。如日本佛教不吃素，但是以前的法華寺劉智雄學日本真宗也素食，學日本佛教者也多素食，至於他素食與否吾不知。凡事無諸己，而後非諸人。何況在十善業中，妄語、惡口、綺語、兩舌他都有。總之，學任何學問，都必須先學成；不然，也須有幾分成，自己獨立，而後能辦事。出家人有些受不了的，反而找在家人寫文章，佛法衰頹至此！所以故人必自伐，而後人伐之。吾想為文，再三而擱筆，怕對牛彈琴。諸位！必深自往裏求，三字經曰：「勤有功，戲無益。」少看電視機，多用時間研究。

﹁閔子﹂下脫﹁騫﹂字，以下子路，冉有、子貢稱字，獨稱﹁閔子﹂故有人說脫﹁騫﹂字。

侍，在旁侍候老師，在那邊都可以，都加「側」。。接著說他們的態度﹁誾誾如也﹂，誾，方正很平正的態度。
子路﹁行行如也﹂，行行，剛強貌，很勇猛、剛強之樣子。﹁冉有、子貢侃侃如也﹂，侃侃，和平貌，和平之樣子。其實子貢、冉也有不同，子貢︵財經之才︶很能辯論，侃侃而談，冉有則在政治科有好表現。
吾不敢造謠言，不知為不知。
﹁子樂﹂，孔子看到這都是人才，很高興，很喜歡。
接下﹁若由也不得其死然﹂，由啊，你死不出好死來。子路死，子何樂之有？子路死，孔子甚痛，曰：﹁噫，天祝予，天祝予﹂祝，斷也，如祝髮出家，孔子如斷了手臂。
有人說「樂」應作﹁曰﹂，但改字是大毛病。又「子樂」，孔子樂，與吾人何關？而後吾等讀書須致意，孔子述而不作，吾等不懂存疑可以。


	十五

魯人為長府，

閔子騫曰：仍舊貫，如之何，

何必改作。

子曰：夫人不言，

言必有中。
	長音﹁ㄔˊㄤ﹂，府是國家的倉庫，是國家收藏財物武器的倉庫，大學云：「未有府庫之財，非其財者也。」地點大概都宮中內部，出師表云﹁宮中府中﹂，就有內外分別。如現今的北京城，內裡尚有紫禁城，更有宮門。魯昭公時，魯君只是虛名而已，孟、仲、季三家作主。魯祭周公用天子禮祭，此已不對，三家之堂也以天子禮祭他們的祖先，所以孔子說：﹁三家者以雍撤，相維辟公，天子穆穆，奚取於三家之堂？﹂魯昭公忍不下，拆三家的牆，準備討伐三家，但未成功，反而被趕出去。此時魯君︵哀公時︶也忍不住，長府壞，想再修蓋。經文云﹁魯人﹂，何不云﹁魯君﹂？有其用意，不說魯君，而說魯國人要重修他的長府，這是春秋筆法。

閔子騫很會說話，﹁仍舊貫，如之何﹂貫，事的意思。閔子騫不贊成，怎麼修法，要修就用舊樣子蓋。由此可知魯君重蓋不是要照舊樣子蓋，故云﹁何必改作﹂。閔子騫的用意是此時魯君無權，吏官都是三家之人，一動三家皆知，弄不好就召禍，前面魯昭公就是這樣子。魯君無財無力，必定會如前面的昭公一般倒霉，故云「仍舊貫，何必改作？」
孔子曰：「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」夫人指閔子騫，夫人不言，閔損這個人輕易不說話，所謂：「吉人辭寡，躁人之辭多」，有德性者都不輕易說話。﹁言必有中﹂今天他說了話，不偏不倚，時中，說到中心了。這句話重要，此句話保住魯君，國家也少倒霉。閔子如此說保全了魯君，卻什麼也看不出來。


	十六

子曰：由之瑟，

奚為於丘之門？

門人不敬子路。

子曰：由也升堂，未入於室也。
	瑟，古樂器。古人何以彈琴瑟？樂器皆有其意，禮記：瑟，盡也。或嗇也。有止的意思，知行知止，不能隨便胡來。先進末章有曾點﹁捨瑟而作﹂。孔門中講究樂，音樂調和性情，奏樂一個人一個調，西樂亦如此，中樂更不必說。子路剛強好勇，衣裘與朋友共，敝之而無憾，與瑟之「知行知止」符合嗎？他鼓瑟仍放縱自己的慷慨性情，沒有瑟處處謹守的本義，什麼性情彈出什麼調。
﹁丘﹂音﹁某﹂，避父母老師的名諱，這是避聖人名諱。為何我門庭的學生彈出這種調子？注云有北鄙殺伐之音，若子路絕不彈出淫樂黃色的音樂，例如子見南子，子路不悅。桑中之音，亡國之調，北鄙，則是殺伐之音。
門人不敬子路。孔子說，不可如此，但未直說，只說工夫深淺差別的比方。意在言外，不言不行，也未有阻止的詞義。文法！蓋房屋有裡間、外間，內為室，外名為堂，如城隍廟，外面有塑像，內有寢宮，寢宮就是室。到室就是到最深處，堂前為庭，再前為門，再來就是門外漢了。
孔子說子路升堂矣，未入於室也。入室者顏子，升堂的弟子已不多了，尚有未上臺階的。這裡也不必說「不可不恭敬子路」的話。


	十七

季氏富於周公

而求也為之聚歛而附益之。

子曰：非吾徒也，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。
	昔日謮經必須熟背，因為在國家作官，辦政治的事，彼此都有爭論，群言擾亂則折衷於夫子，必須有個標準，政治有出問題，一向是以十三經為標準，聖人的文化為標準，不能違背經典聖人的精神，自漢代至民國以前都如是，如今則已變。你們想學中國文化嗎？你們又不懂中國書，是學外國嗎？結果學得不中不西。私下以自己作主，公開則以美國作主。如今立法院通過墮胎，眼光未四下看看，將來一旦打仗，豈是十個月就可以打完？這也是天命。多數人主張滅種，但願大戰後，有存中國人，有一二位還能知中國文化的人。吾講書必須古事今講，事不一樣，原則精神還是一樣。

孔子為魯司寇，後來不作官，魯國不要重用，但有事解決不了，還得找元老說話。吾看報紙，知道現今發生的事，才能教大家。周天子封諸侯，諸侯有諸侯之制度與天子不同，只有魯國特別，所以任何事不能隨意開端。周成王幼時周公輔政，成王為報恩，周公死後，成王賜以天子之祭禮。周成王報答錯了，刻薄固不好，但是太過猶如不及，以天子之禮賜周公這已錯了。不論辦好事或壞事，有時辦壞事，後來子孫好，這有其道理。有時辦好事，子孫卻壞了，這也有其道理。堯舜的後代都不好，曹操的後代反而好，這是上天無眼嗎？
諸位於歷史未用功夫，對以對中國文化與佛學都不能了然。歷史，諸位何時看完？霍去病二十四歲死，岳飛三十九歲死。不學歷史，要為地方辦事，為國家賣力，為祖先做點事，沒有學問，能力就辦不到。祭周公用天子禮，萬法無常，好不能永好，壞不能永壞，至魯昭公時出了孟仲季三家，都是周公的後人，昔日國君繼承人為長子，三家都較昭公年齡大，將魯家霸佔起來，魯君只是個空架子。就像天子雖有周王，但是由五霸七雄作主。封地的層次也有不同，諸侯用大夫，又分地與大夫，至於這時土地是什麼制度，我們不詳。古時有井田法，九百畝田，中間為公有，八家共同耕天子的公地，不再納稅。有土此有財︵有糧即有錢︶，此時三家霸佔土地，稅收不往國家拿，國家有正式之周公，周公卻是窮的，三家是富的。
﹁季氏富於周公﹂三家最大的把持者為季氏，季氏地大，用士人，孔子的弟子冉有、季路都季氏家辦事，季氏的財富比中央的周公還富有，這已令人不平了。國家有其一定的制度，必須繳糧。中國古來都講節儉，不敢奢侈，因為錢都是從百姓而來的，如今公務員調薪，老而不辦事拿退休金，無功受祿，後來要變畜生還帳，故吾不願意，奢侈享受一開端則無底限。錢從地裡出來，須要錢，就加倍納稅。既然用度不足，而冉求為季氏辦事，季氏就與冉求商量，除地糧要納稅外，還要百姓納若干稅。並且找冉求尋求國家元老孔子的同意，孔子能同意嗎？來講了數次，孔子都不回答。孔子管不了季氏家，就責備冉求。說季氏已比周公富有了，而冉求還為之聚歛，大學說：﹁與其有聚歛之臣，寧有盜臣﹂若只懂得增加錢財的聚斂之臣，寧可不要。這個道理不讀書者不懂，為什麼呢？所謂：「財聚則民敢，財散則民聚」也。一個機關內，或商店老板，也是如此。原來季氏要百姓納糧，又要納賦，經文沒有說「加賦」，意義卻是如此。
以上二句說事實，以下是孔子說的話。
昔日太平時，若其他街坊的人來我們所住的街坊起衝突，人們都是管自家街坊的孩子，自己謙讓而禮敬他人，如今則變成刻薄寡恩，這是學美國的緣故。孔子責備自己的學生，說冉有不是我的學生，這是拒絕之辭，你們諸位學生可以敲鼓，表示讓大家知道，大家攻擊他，因為我的學生為季氏聚歛，壞了國家憲法，加厚納糧，如今又要增稅。


	十八

柴也愚，

參也魯，

師也辟，

由也喭。

子曰：回也其庶乎，

屢空。

賜不受命，而貨殖焉，

億則屢中。
	此章書，古人合為一章，朱子分為二章，改經是大毛病，合為一章好講，前半段為引子。。

高柴愚。愚，愚直也，古之愚也直，不會轉彎曲折。孔子家語記載他：方長不折，啟蟄不殺，不踏人影︵不履影︶，毋不敬，但未免呆板。

曾子性魯，遲鈍，懂孔子之道。顏子不違如愚︵立即能領悟︶，悟得快，若曾子當時聽不行悟通，但思考後也能瞭然。

子張派頭大，堂堂乎張也，才能過人，可以說他「失之僻」，但不可說子張「文過」，集解馬融說：失在邪僻文過。漢儒注解都有出處，吾今未找出，找出也不能說，己無此錯方能說人之錯。為什麼呢？有諸己，而後求諸人；無諸己，而後非諸人。

子路剛強，並非俗，子路不俗，粗野尚可說，子路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，俗在何處？好剛猛則不行，要威而不猛，老虎就是猛。這四位弟子的狀況都不得其中，必須調和。
說完四人接著說顏回。顏回其庶乎，庶是差不多，顏回還差不多，差不多什麼？屢空。屢空，自古以來有兩種說法，都講得上來，但采何者，不敢確定。屢，常常。空，一說窮，什麼也沒有。顏子即簞食瓢飲，樂在其中。孔子比顏淵更高明，孔子卻是空空如也，難道說孔子比他窮嗎？二說，心空，心中什麼也沒有。
以文理說，有﹁屢﹂字，故采「心空」好，否則子貢不窮，何以說「屢中」？孔子云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」道很難講，孔子學道是空空如也，連空也空了，因為道就是心，道是真空，心也真空，淨土宗從有門入，禪宗從空入。禪宗人念一句佛，漱口三天，念「佛」就是有，故要漱口。如丹霞燒佛，又說：無佛處不可坐，有佛處急走過。晨起拜佛，以為好事，卻說：好事不如無。六祖云：不思善，不思惡。本性真空。心經云：以無所得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實相念佛則入常寂光淨土，寂滅為樂。修淨土宗工夫不到不能說，從有門入，功夫到時，自然知道，不必說。佛對于韋提希夫人，不現寂光土者有原因的，因為佛的境界，凡夫不知道。唐明皇一曲，百花齊放等，情與無情，同圓種智。空是真觀，有是假觀，再為中觀，此是真空。回不能常空空如也，卻能數空，這與道不遠了。
有人云：賜賢於孔子，因為子貢不受天命，天命就是﹁因果﹂︵天地間自然之法則︶，子貢與道差多了，卻能貨殖做生意，做貨殖生意，心就在財貨上面，心就「不空」。子貢雖不受天命，財貨卻未迷住他(不會﹁財迷心竅﹂︶。億同意，心意，心思，心思想法。對空也接近了，子貢常思想、研究，也能「中」合乎道，並非一門都不入，也入一些，故說「屢中」，但比不了顏回。別人想悟不開，子貢研究就能近道。
修淨土宗要一心不亂，須﹁淨念相繼﹂，若但念一、二小時，其餘時間都是妄念，妄想多，如何往生？若不能往生，要怨誰？不如念佛憶佛。若日課五萬十萬就不須憶了，一打妄想就不夠數，白日念十萬已累，晚上睡覺也不致有奸盜邪淫等夢想念頭。有一些方便法，不可與外人道。
下面二章，尤以後章無定論，從闕可以。


	十九

子張問善人之道。

子曰：不跡踐，亦不入於室。
	子張問善人之道，由善方能入賢入聖，若終日做壞事，希賢希聖做不到。先有善，而後入賢入聖。此問善人之道，希聖希賢，須從低處問。
﹁不踐跡﹂跡，前人的行跡。踐，踏。前聖前賢有走過的腳印，跟著腳印走，不必緊扣著腳印子，只要不離開先聖先賢的軌道就可以了。如同前有車，後有軌，不離軌道。若不依前人軌道走，也不能入於室，不能入聖賢之室。或許可以升堂，但不能入室，學誰就跟誰走。︵孔步亦步，孔趣亦趣︶


	子曰：論篤是與，君子者乎？

色莊者乎？
	此章有二說。

(一)一說合上為一章，漢注以為：為何同一章而有子曰，或許不是一時所說，但同一義，故合為一章。

意思是：言論很篤實嗎？是君子嗎？或是外表自然表現很莊重嗎？(這是連著上一章，說善人如此，而是論篤嗎？君子嗎？色莊嗎？︶

(二)自成一章的說法。

言論聽起來很篤實，這樣是君子嗎？或是色莊的外表呢？

但以上二說都闕疑。


	二十

子路問聞斯行諸。

子曰：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聞斯行之。

冉有問聞斯行諸。

子曰：聞斯行之。

公西華曰：由也問聞斯行諸。子

有父兄在。求也問聞斯諸，子曰

聞斯行之。亦也惑。

子曰：求也退，故進之。由也兼

人，故退之。
	上論與下論不同，古人編書有他的規則，決非隨便。上論自求學開始，一步步教，有次序，問題少。下論自先進篇開始，問題多。經文不是全指一件事，但也略加分類。論語難講的者都在下論，先引入門，再講難的部分。因為上來領路，若難的講在前，後頭就麻煩了。故言語辦事，都有次序。學不可呆板只依一條學，而且必須看他的環境。
注解佛經者注重科判、文字、意義等，或體或用等都不雷同。論語則不然，同一章若干人講，若干說法，鬧意見，我們不知所從，能知道聽那一家，學問就不小了。吾講佛經與講論語，不依一路子講，我沒有他們的學問，都參考注子而已。你們往後讀書、做事，必須有見識。從前注經都是大儒，有門戶之見，這是讀書難處的地方，你們求學難，做事就難，所以我教你們佛經，教你們了生死，人有生就有死，死則入三途，未死前這一段，必須辦事，辦事就有印象，必須致意，了生死還有軌道，辦事卻沒有軌道，最為困難，所以辦事難。大家必須讀歷史，有經驗閱歷，才能辦事。公教人員，不用讀書人不行，學司法財政是藝術，不讀書一辦就害人。學校所讀只是會技能，不會辦事也沒用，今日學校有錢就教，台灣怎能強得起來？心理建設不起來，不能辦事。今日害人害己，將來必墮三途，其苦無窮。讀書明理，更會用。
此章，本文中有問有答，可以不用注解。但是就可講下去了嗎？我提出問題，就麻煩了。這是吾看書與諸位不同的地方。如彌陀經，一者阿彌陀佛造極樂，一者釋尊宣傳，佛佛道同，佛的境界，迦葉以下諸位祖師沒有敢加一句的，今有陳某某者竟能說幾句，如說夢話，當了十方佛的老師，卻有許多人相信他，真千古怪談。福至心靈，無福的人則被物蒙住耳朵。吾只是空著急，也莫如之何。
﹁聞斯行諸﹂子路問聽到這個事情就去辦嗎？子曰：有父兄在。有長輩在，﹁如之何，其聞之行諸﹂，「其」指來問者，有父兄在，怎麼可以聽到就去行？再來是冉有問，聽了就去辦嗎？孔子說，聽了就去辦。佛家也是如此，有人問趙州和尚，狗有佛性否？二人同問異答。
公西華說：子路問聞斯行諸，老師說有父兄在，不許他行；冉求來問，老師答就去幹。公西華迷惑，應該聽那一個？下頭是孔子答。冉求、季路都辦政事，冉有事故深，大小事都斟酌，不斟酌好，沒把握就不做，但 是時不可失，機不再來，孔子「故進之」，故孔子提倡要他有點勇敢。子路辦事，一辦就辦二人的事，兼差不兼薪，一人辦二事，太超過了，孔子「故退之」，故教他退一退。
聞什事？聞小孩掉水的事嗎？若回去問父兄，已經溺死了。但是也有小事問父兄，大事不問父兄的，一樣可以辦的。中國有「投諸四裔」，四裔進入版圖必須受中國教化，不受則摒諸四裔。例如：結婚是大事，父母之喪也是大事。婚是大事者，一男一女本無關係，卻說是天倫；易經八卦都有定位。古代結婚有三原則：一者、身是父母給的，自己不作主，必由父母作主。二者、媒妁之言，必須門戶相當，要所學相當。左傳鄭太子忽云「齊大非耦」，不論如何不與齊家結婚，因門戶不相當，不可但看眼前一時。三者、本人的意見。如唐高祖擇妻，左傳也多有。又，結婚須六禮促成，最後才親迎。因為結婚如此不容易、又麻煩，而且禮部會給証書。生孩子後，孩子有父一半母一半，故夫婦是天倫。但舜是聖人卻沒有告訴父母，就自己結婚，原畋查孟子就可知道。
所聞是什麼事，這些注解多是一偏之思，半身不遂。否則，那只好去問冉有、子路、孔子，他人不知，而且要以孔子為主，其餘都不可靠。
須知，凡事有實有權，無方便不可以。這章的「聞」，我也不能拿定主意。唯諸位視事情狀況而定，以各人的學問去斟酌斟酌。


	二十一

子畏於匡，

顏淵後。

子曰：吾以女為死矣。

曰：子在，回何敢死。
	孔子週遊列國遭遇兩次厄難。在陳絕糧，又為匡人圍起來。陽貨曾在匡幹壞事，匡人恨他，今孔子到了匡地，孔子與陽貨相貌似，御者又同一人︵孔子弟子顏刻︶，匡人想報仇，圍住孔子，故云「畏於匡」。有人說孔子微服而過宋︵禮記襢弓篇︶，或會神通，借土遁，講解孔子離開的方式也不一定。重點在「畏」字上。

被匡人圍起來。畏字何解？有注解「害怕」。孔子害怕，因為顏子還在後頭，這種解釋不通。子路拔劍要殺匡人，孔子不如此，斥責他並且彈琴。想想諸葛空城計，兵退四十里。但是有書上說孔子彈琴曲甚哀，有暴風擊拒：吾不敢信。但是陽貨不會彈琴這一套，則確定可知的。

禮記檀弓云：「死而不弔者三，畏厭溺」（弓矢斯張，猜謎「弔」字）哭與弔是兩件事。弔，安慰，如湯武﹁弔民伐罪﹂伐桀紂，安慰百姓。哭則無弔，弔也可哭，哭法不同。弔詞則非祭文。知其父不知其子，父死，則哭而不弔。哭死人、弔活人也。

禮記中有三不弔慰其家屬，這三種情況不應死而死，故不安慰。一畏，孝經云：「戰陣無勇，不孝也。」何以不孝，怕死的原故，那麼孔子怕死嗎？怕死在不弔中，是不好之事。再者，臨難無苟免，不該死，死也不對，死非其道故，故子路想和匡人拚命，孔子不贊成，因為匡人不是為殺我們，是錯認人。所以「畏」不是怕死，並非三不弔中的「畏」，不要輕易死。二厭，即是﹁壓﹂，被牆壓死也不弔，可哭但不弔，老人須有人侍候，被壓死是子女不孝，故不弔︵危險地方不應該去︶。三溺︵溺水而死︶，忽然掉入水中，也不弔，然若忽發大水，子奉父命至他處，則須弔。故呆板的注疏就會誤人。
孔子不與匡人鬥，顏子與孔子等人失散，顏淵最後才回來，孔子說，﹁女﹂音﹁汝﹂，孔子一看見顏淵，我以為你死了，這是歡喜辭，慶幸辭。顏淵說老師在，回何敢死？ 

可以與知者言，不可以與外人道。孔子料想顏子知吾必可脫圍，顏子也知孔子也必定脫圍，故云「子在，回何敢死？」長輩在，晚輩者如何可以輕易死？孔子上云：「吾以汝為死矣」，就含有吾知你不死的意思。孔子知顏回，顏回也知孔子。


	二十二

季子然問仲由、冉求可謂大臣與

子曰：吾以子為異之問，

曾由與求之問，

所謂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。
今由與求也，可謂具臣矣。

曰：然則從之者與？

子曰：殺父與君亦不從也。
	魯君不作主，何人作主？是老一輩的兄弟有三支分開了，名三家，權完全都在三家手裡，魯侯是空名。此時周天子，天子有諸侯，同姓一半，不同姓一半，原在長安，東遷洛陽，為東周，也是空殼，一點也作不了主。
你們不論學什麼學問，歷史必須先明白，你們學論語有感想，但是空洞，吾也有感想，如身臨其境。昔日吾在內地，民國三年袁世凱後，南北割據，民國就分南北，各省獨立，如周家，內戰打了五十年，北方有日本在後挑撥唆使，南方有英美在後挑撥唆使，打得無兵餉，就借外債，讓自家人打自己人，總是外國人得便宜。故講這章經文，吾如身臨其境。到時想後悔遲了，後來日本打中國，又偷襲珍珠港，中國始終受美國操縱，台灣人今天又患了這毛病。必須會選擇，到時靠誰都不中用，大家要學見識，此段完全是歷史。

所有魯國政治，三家把操，魯君空殼無用，凡幹政治都是三家的臣子，並非國家的臣子，如民國初年各地不聽中央。周朝此時魯國以季氏最霸，做官都是三家的官，孔子弟子出來做官也是如此，此官難作。

國家有宗廟，有社稷，有注說；社、稷各有壇，天子曰大社，諸侯曰國社，大夫也有社無稷，這是王夫之的注解。另鄭康成的說法，社稷不分，有社壇無稷壇，到王莽才分社稷，這章說的是周，尚未到王莽時，故王氏之說並非周朝的制度。

季子然為季氏大夫的子孫，名子然。此時仲由、冉求都在季家作官，季子然問孔子，仲由、冉求在吾季家為宰臣。言外之意是冉求、仲由此時是小宰，很不錯了，若孔子贊成，讓他們做大官如何？孔子對三家不滿，又瞭解自己學的生能力，如何回答？說話如唇槍舌劍，說錯就壞了事，一句話有一句話的吉凶，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，所謂「斯言之玷，不可為也」壞國壞家，都在言語，現今報紙宣傳不安現象，一言可以喪邦。
孔子答，不置可否？吾以為你今天來問我，以為有什麼奇異特別之事，不過是冉求與仲由，問他二人，這是什麼大事。你問大官，孔子答大官應如何，他們二人可以不可以用，你自己裁定吧！所謂大臣﹁以道事君﹂以治國之道，中國治國之道，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貫之法，即以仁義，五倫，民為邦本，禮運大同篇就是治國家的大道。君必須靠臣幫忙辦事，用治國愛民的方法愛民，人民自然會保護國家，有民此有財，財散則民聚，以道事君。若君不聽，委曲宛轉勸諫，三諫不聽則去，再說君就討厭了，如伍子胥的勸諫，被吳王殺了。三諫不從，不可則止，如何止？原以道治國，君不聽就要亡國，吾不能陪你亡國，就去之。領薪水敷衍，自己嚥不下去。雖有錢不要聽人勸諫就走，更有「錢不要而不走」的，雖不合謀而不去者，為君盡義務而己，並非怪人。這種人對得起國家，只是國君自己不聽而己。孔子如此說，恰到好處。
現在仲由與冉求﹁可謂具臣矣﹂，具，備具，聊備一格，他們現在所幹正是這一套。當臣子辦得恰到好處。
季子然還不開竅，仍然再問，那麼叫他如何辦，他們就會如何辦嗎？這是改問他們服從不服從的問題。季氏獨霸一方，有篡位的意思，孔子答說：但是要看所服從為何事？若要他殺父殺君，他們也不跟隨去辦。
孔子不明說，意在言外。這二人在季大夫家做家臣，到中央去殺父殺君嗎？殺父殺君是三家，你們三家若辦殺父殺君的事，他們則不幹。


	二十三

子路使子羔為費宰。

子曰：賊夫人之子。

子路曰：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

何必讀書，然後為學。

子曰：是故惡夫佞者。
	子路在季氏家為宰官，季氏地大，國人不少，費是今山東費縣，缺乏人才，找子路舉薦人，但是要為季氏舉薦好人？還是舉廌壞人？若為壞機關就舉薦壞人，好機關就舉薦好人，那你要為他負責任嗎？吾舉薦的人必靠得住，最低限度品性要好。舉廌的人出事了，若袖手旁觀，那不可以，為人應當負責任。
子路選擇子羔，到費地當宰官，一派子羔去，孔子一聽就說﹁賊夫人之子﹂。賊，害；夫人，這個人。你怎麼害了這個人家的孩子，好好的孩子讓你害了。子路早明白孔子的意思，好人也不能舉薦到壞處去，但是會舉他出來作官，並不是要他出來升官發財。我舉薦人，怎會讓他學壞？萬事勿責對方，省察自己做對了與否，在自己身上找錯處就成功。子路以為，我為何會害他呢？以下子路的答話，似乎不切題。
子路說，既當費縣的宰官，又有人民，又有社稷，何必讀書，然後為學？子路因子羔是好人，或許學問、年齡、閱歷較差，故孔子才說害他吧！（這點吾人不亂猜測）。只因他的學問不足，故孔子說學問到時候再出來。子路說難道讀書才是學問，經驗閱歷不是學問嗎？有民人、社稷，慢慢就有經驗閱歷，學問即有了。春秋時，學問不夠出去做官者大有人在，並非子路開端的，但是孔子卻可惜這個孩子，故如此說。
現今國家用人，農工商法醫各有門類，各有主體，畢業後派差事，如財政部缺人，派學交通的，醫學說缺人，派財政博士去。今日是以學生為試驗品，以百姓為試驗品，以病人為試驗品，老百姓倒楣。實驗好了，我長學問；實驗壞了，我不負責任。大家以後勿拿學生、百姓當實驗品。當了差事，晚上拚命去研究。把學生百姓當實驗品，將來變畜牲還債。聰明人不欠債，古人云「吃虧方佔大便宜」。

子路所答是當時的狀況，孔子也知道，故以下輕描淡寫責備他，責備而不責備。
佞，口很會解說。你這佞口，讓人討厭。不癢不痛地過去了。歷代很多注疏者說孔子責備誰，不必如此猜測。


	二十四
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華侍坐


	子路等四人跟孔子談話，並未指出是在那裡。老師坐著，弟子事奉老師，孔子說話。這一段有二種說法，一說，因為我的年紀比你們長，你們不要以我年長，看見我就不敢說話，不可太拘束。在這裡我與你們說話，你不能說我不知道。

今天晚來的同學就吃虧了，這篇很難講，你們都看過注解，我講的和注子不同，不可起疑心，因為我所說的和這些注子就是不同，但是也采取其中若干看法。因為論語集釋的注解是集合眾說，令讀者自己采取，其實論語集釋采取的注解仍不全，其餘的注解還多比這多十倍。我今日所說極容易，因為我擇要說，一以貫之，故聽的人聽的似乎很容易。

再者，今天講法先講字，懂字之後再懂文理，再懂動態，再說大義。這一節書的字、文法、神情，最後聽完應如何學，必須懂大義，但講時倒著講。若不先這樣準備，你們雖有先看，看不出所以然，聽也聽不出所以然。先講大義，心中先有印象，再聽就容易懂，如佛經先講五重玄義，再聽經就容易明白。吾講經先講經文，再講五重玄義，人才懂，經文字句不可變，但是教的方法不一定。集釋中無結論，大義就是結論，先聽結論。

	
	﹁子路…侍坐﹂這是開頭的一段，這一段重要，如阿彌陀經十六尊者的開會場，這點就重要。這四人雖是子路列在首，這與坐次有關係，並不是因子路年長，如他章就不是一定子路在首。這是在那裡侍坐？大概在孔子住處，或城裡的教室，學生座次常改變。那時候舖席，舖上一把短几，四人一几，長者或單獨一几。這次去老師那裡沒有特別的事，孔門師徒常常聚會，偶而都會聚在一起，老師單獨一席，其次三人一席，另一個人不與他們坐在一起。與老師常聚會，今日是離不開皮包，孔子學生是離不開樂器，縱使不帶著，孔子教室也有樂器。這是會場情形，侍坐是學生都坐，若正式則依座次，或坐或站不一定。

	子曰：以吾一日長乎爾，毋吾以

也。

居則曰不吾知也。如或知爾，則何以哉？

	再第二段，就出了問題，閒談之中，開式正式談話，這節是這章書的主要問題，重要在此段。孔子在曲阜城裡，諸弟子也在曲阜城，從前交通不便，曲阜城外的人就不能出來。孔子看著這些人，這四個人都是很重要，四人都沒工作，這是重要點。這四個人是何等人物，為何都無工作？國家不要人才，還是人才不出來，若者說是孔子不出來做事，或國家不用人也。究竟是那一種說法？孔子成天教學生修齊治平，孔子志於道，心在修齊治平的大道上，但是辦這些事用什麼來辦，要志道、據德等，在仁義道德上辦，如今此道人不聽，天下無道的時節。孔子是魯國人，愛魯國，應在魯國作官，所以陽貨問孔夫子何不出來作官？所謂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。今天下無道，爭權奪利，到任何一處人們都不聽進去，但是也不能枉道求售。其實與衛國夫子南子連絡，和彌子瑕連絡就可以從政，但孔子不為，第二天就走了，並不是不幹，而是隱居以求道，國家不用，隱遁而去。但一生的志向還須求發展，不作官可得英才而教育之，預備有用時大有人在，還是為社會、為大家。有一回孔子對顏回說，國家用我們，我們「用之即行」，不用我們就「舍之則藏」藏起來，不叫賣，這點別人做不到，唯我與爾有是乎！我為你們先講文法，注意起承轉合，會做詩就會講，如今的作詩者如泥瓦匠蓋房屋。
﹁子曰：以吾一日長乎爾，毋吾以也﹂一字有多義，例如此段中兩個「以」字，講法就不一樣。先講字，有﹁字眼﹂，作詩有詩眼，字有字眼，不懂必須問，不可妄作聰明。吾采取各注選擇其中來說，「以」有三義，一止也，二因也，三用也。我的解釋都有出處，﹁以吾一日﹂以，因也，因著我長乎爾，比你們年長一日，不問我比你們年長多少，即長一日，就是「長乎爾」，也就是說我老，有了年紀了。「爾」指這四人。﹁毋吾以也﹂毋，無也。以，注解或采止也，或采用也。別因為我而止住不說話。有人說云：我沒用處了，我有了年紀了，沒用處了。另有人說：我有了年紀，跟你說話，你別不答覆我。吾采﹁用﹂義，我有了年紀了，不行了，不能幹了，老而無能，不能用了，正合孔子在家閒著的時機。不能用怎麼樣呢？你們四人還年輕，我在此教書，你們還須幹，可以隱居以求去，但是在家閒居，可不能發牢騷說﹁不我知也﹂人家不知道我，要人不知而不慍。﹁如或知爾﹂假若是大家知道你，你出了名，你拿什麼用呢？﹁則何以哉﹂。

這段等於經的正宗分。

	子路率爾而對曰：千乘之國，攝乎大國之間，加之以師旅，因之以饑饉。
由也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

夫子哂之。


	一句一個樣，一段一個樣，沒有重文在其中，而且一脈到底。下第二大段分三小段三個樣。
﹁子路率爾對曰﹂，率在釋文上有作﹁卒ㄘˋㄨ﹂，卒就是未經考慮，突然間就說。若說子路向來直率，未免太浮躁。又說子路急急忙忙起來就說。又有人說，未起來就說。這都是多加的。禮記云：「唯而不諾」，若說子路急急遽遽就起來回答孔子，對老師很謙恭很好。後人批評子路的是非，都不對。子路乃直率的個性，孔子有問，子路匆匆忙忙答覆，有何不對？「對」是以下對上說話，子路說什麼？
﹁千乘之國﹂，一千輛兵車的大國家，像齊魯的大國找不出幾個。子路一開口就說千乘之國，須注重這一句。﹁攝乎大國之間﹂，夾於平大國之間，國家出亂子都在鄰國，中國打戰，多與俄國，跟美國就少，地理不方便。居家也是如此，所謂﹁親朋遠來香，鄰居高大牆﹂，﹁朋友數，斯疏矣﹂，必得有點空間。千乘大國夾在二大國中間。﹁加之以師旅﹂兩個大國對我們增加師旅，大軍曰師，略小的軍曰旅，發動小軍隊或大軍隊來加害我們的國家，這就不安定。不但不安定，﹁因之以饑饉﹂因，又也，饑饉，年景收成不好，一年荒，二年荒，百姓受不了，外面有兵打戰，國內又無食。一打戰，兵有糧可吃，沒糧食的百姓多，國家更不行。如此「由」去幹，﹁比及三年﹂，比，說文，近也。近及三年︵今不采此說︶，下段也說﹁比及三年﹂。比，案驗也︵采此說︶，辦政治者都懂得，從前天子巡狩，今派委員到各縣監察，如今不定時，昔日有一定，﹁三年一比﹂，一到三年要大比，考察三年所做，或升或降，一個個比較，升或調不能隨便。幹了三年，要三年大比，考察驗收所辦的事，看看成績。﹁可使有勇﹂，注重﹁可﹂字，可以叫老百姓都有勇氣，沒吃的，大國圍著，百姓更振奮起來。在危急的世代，子路去幹，不但使百姓有勇，﹁且知方也﹂，政治的軌道，絕不能亂來，如親上事長，孝弟忠信都來。
說完了，﹁夫子哂之﹂微微一笑，如俗云冷，汝以為何如。

	求爾何如。

對曰：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，如其禮樂，以俟君子。
	夫子一哂之，文章又變了，大家都不敢說話了，孔子才說﹁求，爾何如﹂，指著叫。大概他們坐在一個席上，不說不行了。
﹁對曰：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﹂或六七十或五六十，尚不到百里，前面子路是說千乘之國。子路問「聞斯行諸」，孔子答「有父兄在」；冉求問「聞斯行諸」，孔子答「聞斯行之」，因為「求也退，由兼人」。
﹁比及三年﹂，冉求說，我要在那裡幹，等到三年大比之時，﹁可使足民﹂，可以叫人人有吃的。民生主義要緊，先足民，再足食，再教育，求死不遑，奚暇治禮樂焉？
﹁如其禮樂，以俟君子﹂，禮樂辦不到，要等後來君子來辦。
這段兩謙一不謙，「方六七十等」是一謙，「禮樂以俟君子」是二謙。可叫足民，這是不謙，︵可字重要︶。

	赤爾何如。

對曰：非曰能之，願學焉。

宗廟之事，

如會同，

端章甫，

願為小相焉。
	公西華也不說話，﹁赤，爾何如﹂你怎麼樣呢？﹁對曰﹂，第三位更難，答的不與第一、二相同。
﹁非曰能之﹂，我要說我不是說能這麼辦，只是談志而已，﹁願學焉﹂願學著辦，願學什麼呢？﹁宗廟之事﹂，祭祀是國家大典，所以孔子入太廟，每事問，宗廟就是太廟。﹁如會同﹂或是會同的事，會同是諸侯見面，不在宗廟，另外築壇，在盟壇兩國見面。有大小會同，兩國見面為小會同，齊桓會諸侯，會若干國家就是大會同。「會同」時必須有儐相，替國君說話，如閵相如在澠池之會當相，又如夾谷之會孔子為相，大會有大相，小會有小相。祭祀則無相。
「端章甫」但穿的衣服不一樣，在朝廷、祭祀的衣服有一定的禮服，會同也有禮服，但比較簡單。禮服各代都不同，很難考證，如平劇中的張飛、趙雲所戴的帽都有名字，都不同。朝會、祭祀戴冕旒，會同時戴皮弁，考據有種種衣冠法，我們不懂，﹁不了了之﹂可以。
﹁端章甫﹂禮服的總名。端者，開端。衣冠等皆必須整整齊齊。端代表衣服，章甫代表帽，這是殷代的名稱，若周朝的帽較小，會同必須穿此禮服，如今，軍人有軍裝，法院也有服裝，文人則穿的不中不西。

﹁願為小相焉﹂穿上禮服，可當小會同之小相，大相還當不了。這是謙到底，孔子說：赤也可以束帶立於朝，又如子華使於齊，乘肥馬等，公西華懂禮貌。

	
	以上三段，為第二大段，下文一段，又有變化。
為何？因為四個人有所不同，曾皙不和這三人同坐，因為這一天可以隨意。曾皙在鼓瑟，所以不坐在一處。

三人問完，問曾皙，這是另一段特別。﹁點，爾何如﹂曾皙名點，有人當時有兩位點，另一位曾點是狂者，若太狂，就不是孔子的學生，當朋友可以，如原壤。但偍叫「點」，只有父兄老師能叫，故這裡是弟子。
﹁鼓瑟希﹂希，停止，孔子一跟他們談話，曾皙就停止不鼓了。鼓瑟時有放在桌上，有盤腿放在腿上。孔子點到曾皙的名，曾皙就﹁鏗爾，舍瑟而作﹂鏗，兩物相奪之聲，為什麼會有這聲音？因為放下瑟有聲音︵瑟與几碰擊的聲音︶。﹁舍瑟而作﹂放下瑟，作，興起，起來。

﹁異乎三子者之撰﹂撰，三種意義：一具也，二事也，三才能也，此三義都能通。如以﹁具﹂釋器具，孔子云：「君子不器「，又說：子貢，「汝器也，何器也，瑚璉也。」某人有才具，就是有才能。他們三個人的才具我沒有，不亢不卑，這句有停頓的口氣。

﹁子曰何傷乎﹂，這有什麼妨礙處？可見說到此不再說了，孔子才說這有什麼關係。吾等隱居以求志，各人言各人之志向，你還能改志向嗎？﹁亦各言其志也﹂

      天下無道之時，隱居求去。

大義

      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。

事態︱︵直率︶︵謙退︶︵溫恭︶︵簡約︶

	點爾何如。

鼓瑟希，

鏗爾，舍瑟而作。

對曰：異乎二三子者之撰。

子曰：何傷乎，

亦各言其志也。

莫春者，

春服既成


	講前交待語很重要，未聽到交待語則損失大。你們不懂文理，聽完也無用，文以載道，重點在道，道空空洞洞，在文章上頭。從前學校重視「文」，所以那時吾注重義不重文，所謂﹁小學終，至四書﹂訓詁等為小學，今日誰懂小學訓詁？﹁詳訓詁，明句讀﹂，先弄明白文章，再讀四書，你們不懂訓詁、句讀，如何懂得文義？所以今人看佛經，如何能看懂？佛經一字也不能動，敢改佛經乃無知的狂徒，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說不清，何況精神有問題者。

這章經文文理的部分，吾還未講，這很精彩，等到全章講完後，才可以講。大家先研文理，為何孔子說：人不懂得你，若人知道你，你該如何？子路開口云千乘之國，接著夫子哂之，下頭的文理就變了。求、赤又有何差別？又有不說話的「點」，故云：異乎三子者之撰，夫子云何傷乎！下頭的答話與前三子有何關連？又一開始﹁以吾一日長乎爾﹂﹁毋吾以也﹂，二﹁以﹂字有不同解釋，這都是各代名儒所解釋，集釋都分別列出，但是我們能采不能采取，這就難了，不是一日之功可以故到。

文如人的面貌，看面貌就懂心，誠於中則形於外，不知外而知內，那是未之有也，等於瞎子相面，聾子聞樂，那是怪事。吾從前曾以一日功夫，改作懺悔偈而不能，於是平了氣，事非經過不知難！
四人侍坐，只有曾點帶瑟，若不帶瑟，則與下文合不起來，為什麼？你們若曾在興大聽我講詩，看此經文就知，可惜水滴石不入，其實滴久也能穿石，如簷下之地。

﹁莫春者﹂講書要依文，不可加花招，須講考據，但不可死在其下。莫春，春有三月，莫是最晚的那個月。注解有的依宋時、周時，所說都不對。「春服既成﹂這二句你們也講不上。未讀過月令，易經就不會講。不懂月令，也不能醫病。吾曾為大家講過月令、內經上素問、下靈樞，素問八十餘篇，我在中國醫藥學院教過，但只教二十餘篇，因為學分二年，一週二次，故書未講完而學分就滿了，又換另一班，從頭又講，吾倒是講的熟，同學就吃虧了，因為月令、易經、素問講的「數」自始至終要一貫。在學校教不出人來，故吾辭而不教。

周朝正月為夏曆十一月，若正月十五，正是周朝的三月，經文說的是山東不是台灣，台灣的三月已暖和，若山東則比長安冷。長安正月十五日﹁火樹銀花合，星橋鐵鎖開﹂火樹，樹上的燈，銀花則是雪；星橋指吊橋，並非橋上有燈，牆吊起來時無燈，牆剛放下來才有燈。六朝就有用﹁星橋﹂者。暮春就是現在的正月，﹁春服既成﹂冬至以後換皮衣，正月沒有人敢脫，有年紀者，與年輕者又有不同，年輕人二月二張指頭，雨水下來方能脫，清明山東還結冰。﹁春服既成﹂，周代三月(夏之正月)春服既然做起來，做成了為何不換？若說成是三月，就錯了。

	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

浴乎沂，

風乎舞雩，

詠而歸。
	﹁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﹂二十而冠，未及二十為童子，非指七十二賢。

曾點已換衣服，天氣清和了，﹁浴乎沂﹂沐浴，沐，洗頭；浴，洗身，通說是盥濯，洗手曰濯，祭孔時司儀呼﹁濯水﹂，﹁進巾﹂，濯水，洗手，擦乾淨，方舉酌酒。﹁清斯濯纓，濁斯濯足﹂，洗手也可云濯，故浴，不定是沐浴。

曾點是有年紀者，帶五六，六七人，不定之數，領這些人為了何事？在辦教育，隱居以求其志，讀書寓於游寓於嬉。為了演習禮樂而出來遊歷。在沂水處，水處有風景。
「風乎舞雩」風，並非詠諷，否則與下文重複。乃是沐浴風光之後，在舞雩吹涼風，春風嬝嬝，很逍遙。舞雩是一座壇，土堆子，石碑還刻有「曾點所遊之處」。舞雩壇，春天時祭祀，或求雨或求晴。有禮節的地方，就有風景，必得有風景而且有古蹟。台灣的合歡山與吳鳳廟，各缺其一，舞雩臺則有風景有古蹟。

「詠而歸」儒家講究所讀書皆能配樂唱，若家家家弦歌戶誦，這樣的國家就是大治。詠乃詠歌。歸，有注說：饋酒食。我未見過，歸並不是饋。曾點領學生郊遊，逍遙自在，唱著詩歌回來。注解說：歌詠先王之道，歸夫子之門，孔門當然不唱黃色歌曲這，就是畫蛇添足。又說：舞雩時，點領著大家去參加。這也不對。詠而歸者，乃是曾點言志的一番空話而已，後人立碑是錯訛，此是呆板漢。

	夫子喟然歎曰：吾與點也。

	觀起承轉合，前面未說音樂，未說吟詠，到此則說音樂，何以故？
﹁夫子喟然歎曰﹂喟然，發聲，有感慨之意，歎有歎息、贊歎之義，這是贊歎之義，何以故？﹁吾與點也﹂與，同情，你這個志向我很同情。

這一段結束了，頭一個是子路，夫子哂之。到此結束，夫子喟然歎曰，這種文法，你們試著思考思考。

	三子者出，曾皙後。曾皙曰：夫三子者之言何如？

子曰：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曰：夫子何哂由也。

曰：為國以禮，

其言不讓，

是故哂之。


	這是敘事，以下必須做結束。

﹁三子者出﹂是結束語，若他人作，就云「某人等出去了」，這就贅言了。﹁曾皙後﹂則﹁三子者﹂是誰自然明白。

何以曾皙在後？﹁曾皙曰﹂，曾皙說。﹁三子者之言如何﹂，何以不說四人？不說他自己？下次答覆。

﹁子曰﹂，孔子說﹁亦各言其志也矣﹂，注重﹁志﹂字，各人說各人的志向，你還管他說的如何。

﹁曰，夫子何哂由也﹂，既是言志，各人隨便說，何以老師對子路哂笑呢？他的志不好嗎？﹁曰為國以禮，其言不讓，是故哂之﹂，為國以禮，此句因何而來？因為前面孔子說有人用你，你拿出什麼來呢？執射乎？執御乎？吾執御矣，也不說作官。樊遲請學為農為稼，孔子說他是「小人哉樊須也」，六藝其中也有藝術，並非不許學。孔子還說：吾不如老農。農工都是業，這裡說﹁為國﹂應注重國家，要想辦國家的事情，必須另一個辦法，要是治理國家，要緊得禮。莫非子路他沒禮嗎？﹁其言不讓﹂，孔子未說﹁志﹂，他說的﹁話﹂一點遜讓都沒有。因為子路少禮少讓，是故哂之。若不是為國，其言不讓還可，若欲治國，其言不讓不可。

你們必須念完十三經方能說話，否則說話就錯。欲用中國文化，必讀盡十三經。翻譯佛經，必是精通三藏的法師。若淨土宗，不許講，只說信願行，何以故？必先會講三藏經典，才可以講淨土宗，也只是講文而已，若其義理，唯佛與佛乃能究盡。且佛與佛見面，見面心照，開口便錯。
吾未離前人的講法，而且有前人沒有者，吾講出數個。下回為大家講文理，為大家指出如何做。

	求則非邦也與。

安見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非邦也與。

唯，赤則非邦也與？

宗廟會同，非諸侯而何，赤也為之小，孰能為之大
	最後一段，有人說是師弟問答，或說是孔子自為問答。吾採焦氏筆乘，其他講的不圓融。

此書字不能改，何晏以「率」作卒，惟作﹁唯﹂，依﹁唯﹂字則好講，長者叫「唯而起，不能喏。」所以此處﹁唯﹂字要一逗。

孔子說，曾點立刻﹁哦！﹂明白了。
曾點又問﹁求則非邦也與﹂，莫非冉求不是辦邦國之事嗎？因為前面冉求說五六十，六七十，乃是作大夫宰官的官，並非治國的官。孔子說﹁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與﹂，文王百里，成湯七十里為國，這五六十也是國。列國有滕、薛都是小國，孔子說「孟公綽，為趙魏老則優，不可以為滕薛大夫。」滕薛也只幾十里地，說得小就算不上邦家嗎？

﹁唯﹂哦！赤連地說「是」。接著問，公西赤莫非他不治邦國嗎？孔子說﹁宗廟會同，非諸侯而何？﹂二諸侯見面叫會，多諸侯盟誓為同，上國家朝廷，這不是國家嗎？不是諸侯嗎？沒國家那來的諸侯？

看此文法變化，孔子未答說什麼地點，接著再為曾點解釋，﹁赤也為之小﹂雖然公西華自己說為小相，公西華當小相，﹁誰能為之小﹂除公西華當小相，那一個人能當大相呢？除他當大相，無人能當大相了。
為國必以讓者，書經，從堯至周為止。堯舜禹湯為好，桀紂為壞，所以湯伐桀，武王伐紂。當領袖者，都要「能自得師者王，謂人莫己若者亡﹂(書經等書都押韻)。必得自己找老師，謙虛以為自己不行。文王以姜子牙為尚父。桓公得管仲，事以仲父。孔子聖人，以師襄、郯子為師。在齊聞韶，三月不知肉味，必從而和。問禮於老聃。孔子說：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。要學什麼，就得自己去找老師，例如教幼稚園的學問，你不會就必須跟人學。中庸說：「君子之道，夫婦之愚，可以與知與能，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。」

為王就興起，若亡就衰敗。孔子告訴曾點，「其言不讓」曾點就知道了。大家要學這二句：處處謙恭、處處責備自己，覺得自己什麼都不行，就是「王」興旺之時也。此須謹記。



	
	藏器於身，待時而動。

易繫

顯諸仁，藏諸用。

學記   藏修息遊。



	
	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，必溫故知新，才可以為人師。學而時習之，至死不息，方有根基，若飄浮，到時不能用。會一字就會一句，就會全篇、一本。會一本，四庫全書就都會了。例如習字，會寫一﹁永﹂字，就會寫其他字。
求學必須溫習，學記有﹁藏脩游習﹂，﹁藏﹂藏是什麼也不動作的時候，讀完會念，念進去的時候，念進去就是藏，也就是默而識之，時刻不能忘記。大家學淨土想求往生，你們今日還不行。﹁修﹂修業時候全副精神在學上，也須一心不亂。﹁遊﹂必須出去遊，只在家中不出遊，不免呆板，會眼光如豆。像三家村的土學究，一輩子沒見過山，如揚州十里洋場沒有山，以為有山是奇怪。到濟南見山，方知是山，曾點所說就是﹁遊﹂。﹁習﹂須溫習，所學過的必須實習，如此則沒有不成功的，這就是儒家的一心不亂。

圓通章云：﹁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﹂就是一心，相繼是接繼不斷。並不是其他事都不能幹，但看會用與否。彌陀經，眾鳥演法，皆是阿彌陀佛﹁欲令法音宣流﹂變化所作，吾見一切都是阿彌陀變化所作，何以故？因為這都是阿彌陀佛﹁欲令法音宣流﹂故。

	
	這一節書，開頭孔子云﹁以吾一日長乎爾，毋吾以也﹂，總算吾長你一日，比你們老，無用處了，既然老而無用，就在家裡睡大覺嗎？孔子周遊列國所為何？何以到各國都不幹？所謂大臣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，這是孔子之志向，出來當領袖，是為自己，還是為他人？孟子﹁民為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﹂故出來是為大家。故堯舜禹湯文武都是為大家，不是為自己，這是聖人出來都為他人，除此以外、或之後的皇帝都不行。

漢高祖、唐太宗都是為自己，為自己之中也有知道為民的，因為財散則民聚，但是他們懂得必須兩方面兼顧，懂得用人，其餘的桀紂等都為自己享受，所以都沒有好結果，被抄家，只有元朝逃回北方，清朝是讓出天下，但也被掘墳，沒一點好結果。

孔子以道事君，為政要為百姓，三諫不聽則去，但各國不聽，故孔子離去。如衛靈公問陣，孔子不答而去，並非孔子不會，孔子說：「我戰則克，祭則得福」。

孔子有所本，易繫辭云：﹁藏器於身﹂器，才用，學在身上千萬要藏起來，俗語云：真人不露本相，待時可用才用，否則是自作賤。又云﹁顯諸仁，藏諸用﹂︵弟子們問仁，孔子有多種答復︶仁有種種變化，仁，有兩方面，一為諸善，二不為諸惡。仁明白顯出來，拿出來為大家辦事，使大家沾你的恩惠。釋尊為﹁能仁﹂，能是各種才能，仁在印度云慈悲。﹁藏諸用﹂會的技能都藏起來，如孔子說：我無知也。曰執射乎？執御乎？吾執御。吾學什麼，執御，至於射，孔子認為他都不會，是真不會嗎？用是要人來求，合符孔子的法則就做，用之則行，不要我的法則，我就收藏起來，﹁舍之則藏﹂，這只有顏子能如此，故孔子說：﹁唯我與爾有是夫﹂。這「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」一套，二三子都忘了，故云：居家不必發牢騷，應藏起來，若人知你不錯，你就要拿出本事來看看。人不知而不慍，人知道你時拿出什麼來用，並沒說做官、治國、平天下等事。

	
	四人當中，子路直率，開口﹁千乘之國﹂，說治大國。世人不用，子路等不明孔子的意思，直率卒然而答，故開口就說治國。說治國也好，治國有治理之道，要以禮治國，但是子路「其言不讓」，到命終都是依言行事，說如何辦就如何辦。故衛國動亂，孔子說高柴能回來，子路恐怕會死於亂。

事君是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，他們是用子路你的勇武，不是用你的道，子路果然死於衛國之亂，不知進不知退。

其餘人見子路說完孔子冷笑，冉求就改說治小國，這仍是政治，方五六十，冉求也知道孔子注重禮樂治國，所以說自己但能足民，至於禮樂以俟君子。第三個公西華更聰明，仍想到國事上，卻云未能，學之耳，更謙虛了。而且還不是當主體，只當助手，小相耳。這都是從從子路的千乘之國﹁大國﹂的路線，一路講來。

	
	唯獨曾點不說，坐在另一處。孔子問到他，還抱著瑟，曾點云無才能辦不了。孔子云，大家只是說說志向，發發志願而已。曾點這才放下琴，云我的志向在禮樂教化，治國的事都不談。他懂得孔子「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」，天下無道久矣，道傳不出去，必得隱居以求其志。孔子就是如此，孔子傳道，人們都不要，回來魯國刪六經，作春秋，孔子的身分不該作春秋，故云「知我者其唯春秋，罪我者亦唯春秋」，孔子作春秋寓褒貶，亂臣賊子懼。救當世用口，救百世用書，故曾點在家教學，造就人才。故孔子云吾同情你，實在並不是孔子同情曾點，而是曾點同情孔子，懂得孔子的意思。

	
	唯、惟，固然可以通用，但是﹁唯﹂的講法顯然，曾點用口答應。孔子說，曾點答：「是這麼樣」。

子路為國不讓，注重國字。冉求的志向莫非不是為國嗎？老師何以不笑冉求呢？孔子答說，六七十里就不是國嗎？滕薛都是小國。那赤並未說國，就不是治國嗎？孔子答說，若不是國，怎會有宗廟？吾不反對子路的治大國，只是「哂其其言不讓」而已。

你們只聽吾這樣講，也不行，必須誦讀熟記，然後一碰到事情才可以用。如：沉在水底，一碰都能興起來。李太白：下筆千言，倚馬可待。孟子：資之深，則左右逢其源。辦事都是當時就得辦，沒有等待一段時候查查書的。所以自古作官必由讀書人，書熟還必須回味。現今主張墮胎，民族主義還能存在嗎？




	
	●明人十七字詩：
《古今譚概》云：（明）正德間有無賴子好作十七字詩，觸目成詠。時天旱，府守祈雨未誠，神無感應，其人作詩嘲之曰：
「太守出禱雨，萬民皆喜悅：昨夜推窗看，見月。」
守知，令人捕至，曰「汝善作十七字詩耶？試再吟之，佳則釋爾。」即以自己別號西坡命題，其人應聲曰：
「古人號東坡，今人號西坡；若將兩人較，差多。」(吾是西坡)
守大怒責十八板，其人又吟曰：
「作詩十七字，被責一十八；若上萬言書，打殺。」
令充軍，其舅也是讀書人，作詩云：

「發配到漁陽，見舅如見娘，兩人齊下淚，三行。」
其舅只有一目。


